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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長江下游的一大名勝金
山，在江蘇省鎮江市西北，其
所以名播遠近，相當因素是靠
着金山寺的效應，而金山寺又
因古代四大傳說之一的《白蛇
傳》老少皆知。

金山寺始建於東晉時期，當時名叫澤心寺。該寺
倚山而建，山與寺渾然一體，殿宇樓台層層相接，重
要建築物有楞伽山、觀音閣、留雲亭、慈壽塔、法海
洞、中冷泉等，向來是揚名遐邇的禪宗古剎、佛門勝
地。

山上有古洞多個，諸如法海洞、白龍洞、仙人洞
、朝陽洞等。其中法海洞最為有名，人都以為，這與
《白蛇傳》中的法海和尚有關，遊人至此，總要南腔
北調咒罵幾句，理由是法海違背佛家慈悲為懷宗旨，
處心積慮拆散白娘娘與許仙的美滿姻緣，花言巧語加
武力行兇再三阻攔破壞，甚至將白娘娘壓在雷峰塔下
，害得仙姑九死一生，苦不堪言。

其實，這是傳說中的假法海，人間另有真法海。
人間那個法海是曾住在金山寺，也確實曾在洞中

修煉，法海洞也因他而得名。據《金山寺志》等記載
，其人是唐朝宰相裴休的兒子，河東聞喜（今屬山西
運城）人，祖代篤信佛教，少年時被父親送入佛門，
取號法海。他出家後去遊四方，曾去湖南溈山拜佛，
再赴江西廬山參禪，後來又到了鎮江澤心寺，選定在
這裡修行。

自後，法海在半山懸崖上幽靜的石洞裡坐禪。一
天正靜心打坐時，忽聽得身後傳來 「嘶嘶」聲，轉頭

循聲望去，只見一條巨蟒正緊盯着自己伸舌噴氣。他如同未見，穩
坐不動。巨蟒倒也沒有傷害他，受了他干擾的緣故吧，悄然離洞游
入長江，再也不來。消息傳處，法海成了法術無邊鬥敗巨蟒的高僧
，來澤心寺的香客與日俱增，把法海坐禪的石洞叫做 「法海洞」，
世代相傳。

此時的澤心寺因年久失修而破舊不堪，法海有心修葺一番，為
示決心，強忍劇痛燃指一節。隨即安排徒弟們四出化緣募集，又在
山上種植菜蔬，意在自給自足節省開支。

一日，法海在山坡上開荒種植時，挖到了一甕黃金，他以為此
乃無主之寶，不應佔為己有，遂送交鎮江太守李琦。李太守感動之
餘，奏告朝廷。唐宣宗大為讚賞，詔令將黃金悉數賜予法海，用以
修建廟宇。皇帝又因黃金在寺院所在的山上挖得，賜名 「金山寺」
。這就是金山寺的由來，法海開荒得金的山也就叫做了 「金山」。

法海洞裡至今還存有法海石像，那是當年法海圓寂後，弟子們
雕琢了以資供奉祭拜，北宋學佛詩人張商英曾作七律稱讚法海其人
其事： 「半間石室安禪地，蓋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龍歸海去，岩
中留下老頭陀。」

小說家借用法海驅逐巨蟒的傳聞，將他編造成了神話《白蛇傳
》中的法海。《白蛇傳》的巨大影響，禍害白娘子的法海受萬人咒
罵，而對於出身相府公子的法海，卻鮮有人知的了。希望通過這篇
文章，讓讀者明白，法海有兩個，一個是神話中的法海，一個是人
間的法海，此法海不是那法海。

人們把淮河秦嶺一帶
作為南北的分界線，這讓
我有點摸不清 「南北」。
我就住在這淮河岸邊，我
算是南方人呢，還是北方
人。

鬧不明白的還有就是這道 「晚茶」了。我
猜，對於北方人來說，這晚茶是第一道茶。 「
針線茶飯」，北方人把 「茶、飯」分得很清，
不是一回事。而對於南方人來說呢，這晚茶怕
是最後一道茶了。

相對接晌做晚茶要從容得多。
早年，遇耕田人為我家耕自留地的時候

，奶奶是會想讓耕夫吃頓晚茶的。
早耕之後，吃過露水草，牛要歇晌。大牲

口人人疼。午後晚涼，才可給牛套軛下地。也
就在這當兒，奶奶便開始做晚茶了。

奶奶做的晚茶是 「紅米茶」。
做紅米茶自是講究。淘過的生米在鍋裡放

油炒，有褐色斑時，見紅了，再放水加鹽。我
猜紅米茶因此而得名。

涼水熱鍋，一陣白煙騰起，滿屋香氣。奶
奶是一邊在鍋堂裡燒火，一邊不時地將耳朵貼
在鍋台上聽，還用鼻子去聞鍋裡冒出來的熱氣
。紅米茶漸熟，奶奶是在聽 「炸鍋巴」的聲音
。她怕火大，有糊味，所以不時地聞。她要一
直聽到 「叭、叭、叭」 「炸鍋巴」的碎響，但
又不出糊味。這鍋上鍋下折騰差不多有十多個
回合，奶奶的晚茶紅米茶才算做好。

煮出來的紅米茶晶瑩剔透，每一粒米都油
光可鑒，精神飽滿。這一粒粒的米，都像在向
我擠眉弄眼。逗我。

饞貓鼻子尖。其時，我早已待在一旁，還
不待奶奶喝令我「掐蒜葉去」，我也便迎一張

笑臉早將攥蔫了的一把蒜葉遞上。我這樣討好
奶奶自有目的，因為想吃那油光泛黃的鍋巴。

將蒜葉切碎，撒進鍋裡，香氣又騰起，能
惹路人驚羨。這香味了得。第二天，差不多一
個村的人都會打聽：你家昨天做「晚茶」了？你
家昨天做紅米茶了？村民們同時也都明白了，
昨天，興許有耕夫為我家耕田。在秋李郢，村
民對幫做農活的村民，那是要好生款待的。

鍋巴畢竟是閒食， 「邊飯」，上不了台盤
。這一點我奶奶拿捏得好。她盛出一大碗紅米
茶之後，便用三角巾或是竹籃拎，一手拄
柺，挪動小腳，顫顫微微地下地為耕夫送晚茶
了；這脆香酥潤的鍋巴，便交由我來「處理」。

日落竿頭，牛歌唱晚，鄉野祥和而溫馨。
晚茶所呈現出來的，是勞動者對於勞動者的敬
重，是家人濃濃的愛意，一如紅米茶飄出的香
氣，能穿透記憶的柵欄，經久不散。

在以色列民族大家庭
中，猶太人佔絕大多數，
約佔以色列人口的百分之
八十，其餘為阿拉伯人、
德魯茲人、貝都因人、切
爾克斯人等少數民族。以

色列是一個具有古老淵源的年輕社會，一方面其
居民在民族、宗教、文化和社會背景方面存在很
大差異，另一方面又在慢慢進行着相互交融。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區，現
有人口一百四十多萬，佔以色列總人口的比例將
近百分之二十，是第一大少數民族。在以色列建
國前，巴勒斯坦人曾是這裡的主人。一九四八年
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原居住在這裡的大批巴勒
斯坦人紛紛逃往他鄉，只剩不到十六萬人留在了
以色列，約佔當時以色列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後
來，這些巴勒斯坦人取得了以色列國籍，成為以
色列的阿拉伯民族。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宗教組成較為複雜，分為
穆斯林、德魯茲教和基督教。其中，屬遜尼派的
穆斯林佔百分之七十一，屬什葉派的德魯茲人佔
百分之九，其餘的基督徒分屬東正教、天主教、
新教、一性論派等四大教派。鑒於阿拉伯人與猶
太人在民族、宗教、歷史、語言、心理、風俗習
慣等諸方面的差異，他們基本上在自己的社會活
動圈裡生活。一般都有自己的教堂、學校和商業
服務設施，保持着傳統的生活方式。

二等公民
以色列的建國宣言宣稱致力於造福於全體公

民，保證全體公民不分種族、宗教信仰和性別，
都充分享有社會和政治平等。但實際情況與此是
有距離的。鑒於以色列國家的猶太屬性，以及它
與周邊阿拉伯國家處於敵對狀態，猶太人對國內
阿拉伯人的控制和防範是不可避免的，如在政治
、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對他們加以排斥和擠壓，甚
至對他們還實行過軍事管制。

在以色列，服兵役是公民享受優厚社會福利
的一個重要條件，而屬於阿拉伯民族的公民卻沒
有權利參加以色列國防軍。因此，他們在就業、
升學、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等方面就不能享受與
猶太人一樣的公民待遇。以色列當局還通過立法
和各種名目不斷沒收和徵用他們長期以來賴以生
存的土地，許多人只好到猶太人掌控的經濟部門
去打工。他們為了生計，多數人沒有閒暇從事政

治活動，同時他們在經濟上對猶太人的依賴也使
其對參加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因為弄不好就會丟
掉飯碗。此外，政府在經濟發展、市政建設、市
政預算、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均向猶太人傾斜。
在以色列，如果你將猶太人居住的城鎮和阿拉伯
人居住的城鎮做一個比較，就不難看到它們之間
存在的差別。

這樣，作為以色列第二大民族和第一大少數
民族的阿拉伯人就成了二等公民。

為爭取平等地位和權利而抗爭
以色列阿拉伯人不滿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

遇，但其從迷茫階段到奮起抗爭也有一個漸進的
過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他們的民族意識
逐漸覺醒。這期間，阿拉伯人口大幅增加，以色
列當局於一九六六年取消了對他們的軍事管制，
同時一九六七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也打破了他們
與阿拉伯世界以及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長期
隔絕的孤立狀態，使他們開始與被佔領土的同胞
逐步建立起社會、經濟和政治聯繫。於是，代表
他們利益的一些政黨和政治組織開始出現。他們
開始公開支持被佔領土的同胞在約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帶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同時為爭取與猶太
人平等的公民權利和地位而進行抗爭。其中，阿
拉伯鄉鎮長委員會於一九七六年組織的 「土地日
」示威遊行就是一例。他們要求拉賓政府承認阿
拉伯人的平等地位及其應享有的平等權利，同時

要求歸還他們被政府沒收掉的土地。

民族意識趨向現實和成熟
一九八七年以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

巴勒斯坦人數次舉行反對以色列佔領的起義。以
色列的阿拉伯人既是巴勒斯坦人，又是以色列的
公民，這一特殊身份使他們成為在巴以衝突夾縫
中生活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出於本能的民族意
識，除舉行罷工、示威遊行對被佔領土上的巴勒
斯坦人起義給以道義上的支持外，還向起義的同
胞積極捐款、捐物。二○○○年巴以間發生的衝
突一度被擴大到以色列境內的穆斯林區。

另一方面，以色列當局在新形勢下對境內阿
拉伯人的排斥和擠壓也在不斷放寬。例如，阿拉
伯人的政黨在議會中有一定的席位，阿拉伯議員
雖不能左右議會局勢，但至少可發表自己的政見
，在議會中能聽得到他們的聲音。在二○○九年
二月第十八屆議會選舉前，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

會採納猶太右翼政黨的要求，取消了有反以言論
和支持反以武裝活動的阿拉伯人巴拉德黨的參選
資格，同時還取消了另一個由聯合阿拉伯名單黨
和塔阿勒黨聯合組成的阿拉伯黨派的參選資格。
對此，阿拉伯政黨方面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最終
否定了選舉委員會的決定，裁定上述兩個阿拉伯
政黨可以參加將於二○○九年二月十日舉行的議
會選舉。再有，鑒於以色列科技發達，經濟發展
水平高，以色列阿拉伯人無疑也從中受益。他們
的收入雖沒有猶太人高，但生活還是不錯的，至
少是有保障的。當初，逃離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人多為生活水平較好的中產階級或宗教、文化界
的中上層人士，留下來的人則多為生活貧苦、文
化水平低下的農牧民。然而，半個多世紀後，以
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明顯好於巴勒斯坦控制區內的同胞，甚至超過了
當年逃到附近阿拉伯國家的同胞及其後裔。從經
濟狀況和生活水平方面考慮，他們感到還是生活
在以色列好。

所以，他們選擇與猶太人和平相處。他們認
識到自己說到底是以色列的公民，即使將來有朝
一日巴勒斯坦國真正建立起來了，他們既不能也
不願改變自己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因為他們畢竟
不同於被佔領土上那些為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巴
勒斯坦國而奮鬥的同胞，不同於那些巴勒斯坦無
國籍的居民或難民。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爭取與猶
太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而不是脫離以色列
。鑒於這樣的理性認識，他們將舉行罷工、遊行
等支持行動嚴格控制在不逾越以色列法律底線的
範圍內，同時不忘繼續支持被佔領土上巴勒斯坦
同胞的正義鬥爭，繼續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在他
們看來，一方面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他們在以色列爭取自身平等
權利和地位的鬥爭。這意味着在新形勢下，以色
列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識已發展到一個比較現實和
成熟的階段。

為構建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而努力
誠然，以色列政府對阿拉伯人的政策逐步由

嚴厲趨向寬鬆，但以色列是猶太國家的屬性迄今
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其確保猶太人的優勢地位和
防止阿拉伯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政策也未發
生根本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以色列國家權
力、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分配上都處於劣勢地位
的阿拉伯人的民族訴求，即與猶太人平起平坐，
享有同等權利，使以色列成為一個真正的 「所有
公民的國家」的願望，在短期內是較難實現的。
但鑒於以色列阿拉伯人為實現上述目標而採取的
抗爭手段是合法的、非暴力的，最終目的也是以
平等地位和身份真正融入以色列社會，而不是脫
離，故他們與猶太人的關係並非是對抗性的。應
該說，在以色列構建一個各民族平等的和諧社會
的希望是存在的。許多年來，以色列北部的海法
、阿卡等城市，還有中部的老城雅法，阿拉伯人
和猶太人就相處得較為和睦。尤其是海法，居住
在該市的各大宗教的拉比、阿訇和神父經常一同
呼籲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和睦共處。此外，在以色列民間，猶太人和阿
拉伯人之間相互關心、相互幫助的動人事例更不
勝枚舉。關鍵是人們應繼續共同努力，使包括阿
拉伯民族在內的以色列各民族享有同等地位和權
利的一天早日到來。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就職時
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只有非猶太裔公民享受到
完全的平等，以色列才能實現和平。」願這位諾
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話早日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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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

非
非
是
是
誰
能
辨
？
側
嶺
橫
峰
莫
嘆
奇
。

用
﹁是
﹂
和
﹁非
﹂
二
字
的
多
義
性
來
寫

，
最
後
借
用
了
蘇
軾
的
名
句
﹁橫
看
成
嶺
側
成

峰
﹂
的
意
思
作
結
，
形
容
是
非
變
幻
無
窮
難
以

辯
別
。
有
人
感
到
此
詩
含
意
隱
晦
、
情
調
乾
燥

，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它
是
耐
人
尋
味
的
哲
理
之
作

。
雖
說
﹁側
嶺
橫
峰
莫
嘆
奇
﹂
，
可
是
筆
者
在

﹁文
革
﹂
中
卻
經
常
忍
不
住
嘆
奇
。

一
九
七
五
年
重
陽
前
夕
，
廣
州
又
出
現
一

樁
影
響
很
大
的
是
非

│
重
陽
登
高
本
是
民
族

風
尚
，
但
當
局
突
然
宣
布
禁
止
。
人
們
大
都
不

理
解
這
一
奇
怪
的
決
定
，
筆
者
通
過
這
首
《
踏

莎
行
．
重
陽
》
來
抒
發
嘆
息
：

昔
日
重
陽
，
登
高
縱
目
，
蒼
鷹
飛

喚
回
山
谷
。
風
吹
帽
落
插
黃
花
，
仰
天

狂
唱
兼
葭
曲
。

今
日
重
陽
，
西
風
似

簇
，
黃
花
憔
悴
凋
嘉
木
。
向
來
帽
落
插

花
人
，
孤
魂
寂
寞
失
聲
哭
。

﹁帽
落
﹂
是
晉
人
孟
嘉
重
陽
登
高

，
帽
子
被
風
吹
落
也
不
知
道
的
典
故
，

這
位
古
人
何
等
灑
脫
！
﹁失
聲
哭
﹂
表

現
了
不
准
登
高
的
惆
悵
，
誇
張
了
，
那

時
怎
敢
為
此
而
哭
？
後
來
才
聽
說
，
當

局
之
所
以
作
如
此
決
定
，
是
為
了
防
止

有
人
趁
機
﹁督
卒
﹂
（
偷
渡
）
去
香
港

。
此
說
孰
是
孰
非
？
只
能
存
疑
。
但
那

時
確
有
許
多
人
冒
險
偷
渡
，
據
廣
東
省

委
邊
防
口
岸
領
導
小
組
辦
公
室
宣
布
，

一
九
五
四
年
到
一
九
八○

年
有
五
十
六

點
五
萬
多
人
次
（
見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陳
秉
安
著
的
《
大
逃
港
》
）
，

但
人
們
普
遍
認
為
實
際
遠
不
止
此
。
很

多
人
因
此
被
逮
捕
入
獄
或
葬
身
大
海
，

然
而
也
有
不
少
人
僥
倖
成
功
，
如
大
音

樂
家
馬
思
聰
，
陳
獨
秀
的
女
兒
、
時
已

六
十
歲
陳
子
美
等
等
。
改
革
開
放
之
後

，
偷
渡
現
象
漸
漸
消
失
。

（
九
）

一
九
七
五
年
，
﹁批
林
批
孔
﹂
未

了
，
﹁評
水
滸
﹂
繼
而
掀
起
，
孔
子
、

宋
江
都
成
了
革
命
對
象
。
幸
而
他
們
早

已
辭
世
，
無
產
階
級
的
鐵
拳
再
硬
也
不

能
損
傷
他
們
毫
厘
，
可
是
卻
有
人
被
戴
上
﹁小

孔
子
﹂
、
﹁小
宋
江
﹂
的
帽
子
而
受
到
批
判
，

我
們
這
些
曾
被
封
為
﹁牛
鬼
蛇
神
﹂
的
人
都
忐

忑
度
日
。
一
個
冬
夜
，
筆
者
與
三
弄
樓
主
李
君

等
幾
個
老
友
相
聚
，
樓
主
演
奏
《
梅
花
三
弄
》

遣
興
。
筆
者
從
旋
律
中
想
像
到
花
瓣
飄
零
的
情

景
，
進
而
聯
想
到
無
辜
受
難
者
的
悲
劇
，
吟
了

一
首
七
律
：

梅
花
三
弄
樑
塵
動
，
處
士
長
歌
鶴
和
鳴
。

情
滲
銀
弦
弦
得
意
，
意
凝
玉
柱
柱
含
情
。

琵
琶
有
淚
蟾
魂
冷
，
錦
瑟
無
端
蝶
夢
輕
。

我
勸
琴
師
操
莫
急
，
曲
終
底
樣
寄
飄
零
？

﹁處
士
﹂
既
指
有
﹁梅
妻
鶴
子
﹂
的
宋
人

林
逋
，
也
指
三
弄
樓
主
。
樓
主
當
小
學
職
員
餬

口
，
早
已
看
破
紅
塵
。
﹁樑
塵
動
﹂
出
自
《
太

平
御
覽
》
引
《
劉
向
別
錄
》
：
﹁漢
興
以
來
，

善
歌
者
魯
人
虞
公
，
聲
清
哀
，
蓋
動
樑
塵
。
﹂

樓
主
琴
藝
精
湛
而
且
感
情
投
入
，
我
們
的
心
弦

都
被
琴
聲
震
動
了
。
﹁文
革
﹂
後
我
拿
此
詩
向

老
詩
人
黃
雨
請
教
。
他
認
為
﹁情
滲
﹂
、
﹁意

凝
﹂
一
聯
構
思
獨
特
而
又
自
然
，
吟
誦
再
三
，

還
表
示
很
想
欣
賞
樓
主
的
琴
音
，
遺
憾
的
是
樓

主
已
默
默
辭
世
矣
！

（
十
）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六
日
，
﹁四
人
幫
﹂
被

逮
捕
，
折
磨
了
神
州
十
年
的
﹁文
革
﹂
終
於
結

束
。
這
一
消
息
很
快
在
百
姓
中
悄
悄
流
傳
，
但

我
半
信
半
疑
；
過
了
一
個
多
月
，
有
關
方
面
終

於
在
大
會
上
公
開
宣
布
。
筆
者
聽
後
興
奮
不
已

，
回
到
家
裡
一
氣
呵
成
這
首
《
水
調
歌
頭
．
為

江
青
寫
像
》
：

慣
手
覆
雲
雨
，
善
舞
又
能
裝
。
存
心
篡
黨

稱
帝
，
結
就
四
人
幫
。
莫
怪
老
娘
刁
狠
，
勝
似

秦
皇
慶
父
，
逆
我
者
該
亡
。
神
往
好
萊
塢
，
洋

屁
也
芬
芳
。

紅
帽
子
，
黑
假
髮
，
虎
皮
裝
。

鼓
鑼
一
旦
敲
響
，
粉
墨
便
登
場
。
豈
料
晴
天
霹

靂
，
轟
碎
南
柯
好
夢
，
白
骨
曝
陽
光
。
魂
飛
九

天
外
，
遺
臭
萬
年
長
。

﹁篡
黨
稱
帝
﹂
、
﹁老
娘
﹂
、
﹁神
往
好

萊
塢
﹂
、
﹁假
髮
﹂
、
﹁白
骨
（
精
）
﹂
等
語

，
是
當
時
輿
論
對
江
青
的
描
述
，
現
在
看
來
不

一
定
準
確
，
但
這
個
﹁老
娘
﹂
的
確
罪
大
惡
極

，
讓
拙
作
保
持
原
汁
原
味
吧
！
以
﹁遺
臭
萬
年

長
﹂
作
結
，
意
是
希
望
歷
史
永
遠
不
忘
她
的
罪

惡
，
也
就
是
希
望
人
們
永
遠
不
忘
﹁文

革
﹂
的
恐
怖
。

約
一
年
後
的
一
次
詩
界
小
聚
會
上

，
我
出
示
了
這
首
作
品
。
有
人
﹁幽
默

﹂
地
說
：
﹁你
和
腦
子
特
別
靈
的
大
詩

人
郭
沫
若
心
有
靈
犀
一
點
通
呵
，
他
和

你
都
寫
《
水
調
歌
頭
》
來
罵
四
人
幫
。

﹂
我
還
來
不
及
回
應
，
在
座
的
荻
叔
（

著
名
老
詩
人
陳
蘆
荻
）
即
接
口
說
：
﹁

郭
沫
若
在
文
革
寫
的
兩
首
《
水
調
歌
頭

》
是
表
態
，
光
治
這
首
卻
是
表
情
。
﹂

（
附
）
﹁態
﹂
與
﹁情
﹂
一
字
之
差
，

道
出
了
質
的
區
別
，
我
毋
須
自
辯
矣
！

寫
完
《
水
調
歌
頭
》
的
當
夜
，
幾

名
老
友
情
猶
未
已
，
湊
錢
聚
餐
慶
祝
。

筆
者
詩
興
再
發
，
即
席
吟
出
了
這
幾

句
：

驚
雷
震
天
宇
，
活
捉
四
魔
頭
。
同

儔
興
勃
發
，
歡
宴
小
黃
樓
。

頻
傾
木
薯
酒
，
大
嚼
剝
皮
牛
。
莫

嫌
酒
餚
劣
，
不
醉
豈
能
休
？

僅
是
簡
單
的
記
敘
和
直
率
的
呼
號

而
已
，
不
符
合
近
體
詩
的
格
律
，
亦
無

藝
術
華
采
。
但
是
，
詩
有
時
不
宜
雕
琢

太
多
，
否
則
會
﹁傷
氣
﹂
，
所
以
保
留

原
樣
，
視
之
為
古
歌
行
吧
。

木
薯
酒
是
以
木
薯
蒸
造
、
價
廉
味

劣
的
酒
，
剝
皮
牛
是
憑
票
供
應
的
低
檔

小
海
魚
。
當
時
物
質
極
度
匱
乏
，
有
這

些
作
餐
已
應
深
感
幸
福
。
可
是
這
種
劣

酒
卻
令
我
頭
痛
了
兩
天
，
還
導
致
我
從

此
畏
酒
，
就
算
是
極
品
佳
釀
也
只
敢
淺
嘗
數

滴
。

〔
附
〕
郭
沫
若
在
﹁文
革
﹂
期
間
寫
了
兩

首
很
有
名
的
《
水
調
歌
頭
》
。
其
一
是
寫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的
《
慶
祝
無
產
階
級
文

化
大
革
命
十
周
年
》
：
﹁四
海
《
通
知
》
遍
，

文
革
捲
風
雲
。
階
級
鬥
爭
綱
舉
，
打
倒
劉
和
林

。
十
載
春
風
化
雨
，
喜
見
山
花
爛
漫
，
鶯
梭
織

錦
勤
。
苗
茁
新
苗
壯
，
天
下
凱
歌
聲
。

走

資
派
，
奮
螳
臂
，
鄧
小
平
。
妄
圖
倒
退
，
奈
﹃

翻
案
不
得
人
心
﹄
，
﹃三
項
為
綱
﹄
批
透
，
復

辟
罪
行
怒
討
，
動
地
走
雷
霆
。
主
席
揮
巨
手
，

團
結
大
進
軍
。
﹂

其
二
是
寫
於
是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粉
碎
四
人
幫
》：
﹁大
快
人
心
事
，
揪
出

四
人
幫
。
政
治
流
氓
文
痞
，
狗
頭
軍
師
張
。
還

有
精
生
白
骨
，
自
比
則
天
武
后
，
鐵
帚
掃
而
光

。
篡
黨
奪
權
者
，
一
枕
夢
黃
粱
。

野
心
大
，

陰
謀
毒
，
詭
計
狂
。
真
是
罪
該
萬
死
，
迫
害
紅

太
陽
。
接
班
人
是
俊
傑
，
遺
志
繼
承
果
斷
，
功

績
何
輝
煌
。
擁
護
華
主
席
，
擁
護
黨
中
央
。
﹂

（
下
）

真
假
兩
個
法
海

陸
茂
清

處境微妙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陳來元

晚
茶

陳
紹
龍

文革心聲 楊光治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在一家 「海淘」網上購買一台手機，有
一個英文單詞把我難住了─ 「tuhao」，
而且這是一種顏色，查了英文字典沒有查到
，問了單位裡一位英語過了八級的女漢子，
她也是一頭霧水，說她也要去查查。一會兒
，她 「咚咚」地跑過來，大笑： 「這是土豪
金啊！」

「土豪金」是時下流行的一種顏色，因為蘋果公司的新款手機
而起，沒想到老外竟然創造了這麼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詞彙來表
示一種顏色，以前咱們經常說 「全球一體化」，這就是最生動的 「
全球一體化」。

「土豪」能成為一種時尚，與高端手機品牌結合在一起，而且
大家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反而讓人奇怪了。 「土豪」是一個歷史
詞彙，早已漸行漸遠， 「土豪」一詞出現在解放前後，指的是那些
農村裡擁有良田，生活富裕的農民。在歷史的故紙堆裡，這些土豪
往往被 「定義」成為富不仁，欺男霸女，橫行鄉里， 「打土豪、分
田地」應該是老一輩人的一個共同記憶。解放前，我老家也有一 「
土豪」，聽我父親說，他有田地二十多畝，養了三個長工，娶了兩
房老婆。解放後，這個 「土豪」不知怎麼就被正法了，他的二十多
畝田地全部分給了鄉鄰，五個兒子全部逃到了外省，直到改革開放
後才陸陸續續回鄉。這是我對 「土豪」的一種感性認識。

我問過一位使用 「土豪金」蘋果手機的白領：你怎麼來看 「土
豪」？她說： 「很時尚、上檔次、有格調、有品位」。如果當年那
些 「土豪」聽到一位白領美女給他們這樣的定位，不知作何種感想
。其實， 「土豪」從歷史塵埃中泛起，應該是一種社會情緒，它是
相對於 「蟻族」、 「屌絲」這類社會底層人群而言的，他們擁有一
定的社會地位，有一份不錯的工作，至少有房有車，從來不會因為
生存問題而發愁。換言之，他們就是所謂的 「中產階層」，是這個
社會財富的中堅力量。當然， 「土豪」這個詞彙的興起，在普通民
眾心中，有一種嘲弄，還帶一絲諷刺。雖然這些中產階層有錢了
，但仍然沒有擺脫當年 「土豪」的痕，談吐粗俗、不尊重禮儀，
以為有錢了，就可以 「橫行」社會。媒體報道中出現的在國外機場
高談闊論，無視別人；在音樂廳裡遲到、接聽電話；在外國高檔酒
店揮金如土……大致都是這些 「土豪」的傑作。

「土豪」說到底是中國人的一種幽默，既有褒的一面，也有貶
的一面。但可以肯定的是， 「土豪」只不過是一個流行詞彙， 「流
行」的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銷聲匿，大家看好了， 「土豪」這個詞
持續不了多久，又會重新沉入歷史的故紙堆裡，並且會沉積在最深
最黑的地方。

土豪 流 沙

在
以
色
列
北
部
的
一
所
學
校
裡
，
猶
太
學
生
和
阿

拉
伯
學
生
高
興
地
抱
在
一
起

陳
來
元
圖


